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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

本文的考察對象為馬來西亞檳城閩南語“的”的對應成分：“個 [e13]”。我們首先區分馬
來西亞檳城閩南語“個”作定語標記、用於焦點結構、以及出現在句末三種用法，接著通

過製圖理論的方法對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的句法層次進行考察，並兼論普通話的句末成

分系統。我們發現該句末“個”屬於小句層次，屬於 AssertionP。此投射高於焦點投射，
低於語氣類助詞，包括焦點類助詞。雖屬相同投射，普通話“的確認”與檳城閩南語句末

“個”無論在語法搭配還是語義功能上都有差異。本文也透過句末助詞的排列和共現展示

了檳城閩南語的邊緣結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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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

馬來西亞檳城閩南語的“的”對應成分為“個”。與普通話相似，可以出現於名

詞修飾語之後擔任定語標記，即朱德熙（1982）所歸類的“的 3”、出現於“是⋯⋯個”

焦點結構、以及出現於句末，如（1）–（3）。

(1) 定語標記
 a. 阿明個冊（阿明的書）
 b. 阿明買個冊（阿明買的書）
(2) 焦點結構“是⋯⋯個”：
 a. 是阿明拍阿陳個（是阿明打阿陳的）
 b. 阿明是昨昏拍阿陳個（阿明是昨天打阿陳的）
(3) 句末“個”
 a. 阿明定著（是）來了個（阿明一定已經來了的）
 b. 阿明（是）會曉泅水個（阿明是會游泳的）

其音段形式為 [e]，本調調值為 [13]，變調後為 [21]。按照閩南語的變調規律，連
讀變調域中，最右側音節不變調，其他音節則全部變調。定語標記“個”遵從這個規

律，如（4），而句末“個”總是佔據連讀變調域最右側，因此總是讀原調。這包括後
頭還跟著其他句末助詞的情況。

(4) a. [阿明 ][個 13-21冊 ]。
 b. 阿明個 13。

(5) a. 阿明愛來個 13。 
 b. 阿明愛來個 13pun53。

檳城閩南語的“個”在三個用法上有一些共性，尤其焦點結構“個”和句末“個”。

范曉蕾（2024）所歸納的普通話“的焦點”與“的句末”的共性也同樣適用於檳城閩南語，

包括兩者都不能擔任前景句、句中的“是”可隱去、並且使用上要求語篇預設。同時，

在“個 3”出現於判斷句後件且被修飾成分不出現時，與帶句末“個”句也有點相像。

在沒有語境時有時會歧解。

(6) 阿明是愛去泅水個。
 a. 阿明是那個想去游泳的人。
 b. 阿明是想去游泳的，並非不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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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主要考察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的句法特點。我們將首先區分定語標記“個”

（比照“的 3”下稱“個 3”）、焦點結構的“個”（下稱“個焦點”）以及句末“個”。

接著，我們通過與 TP等投射以及其他句末成分的前後排列進行對比，將句末“個”
在句法層級中進行定位，以對檳城閩南語的句法邊緣結構有更清晰的認識。

2. “個 3”“個焦點”與句末“個”的差異

“個 3”“個焦點”與句末“個”是不同的成分。以下，我們嘗試對三者進行辨析。

首先，我們參照 Paul和Whitman（2008）的測試發現，前兩者構成孤島，而句末“個”
不構成孤島。

(7) a. *  共阿陳，阿明捌 [[規日 t相拍 ]個 (人 )]。（*跟阿陳，阿明認識整天 t
打架的（人））

 b. *共阿陳，阿明是昨昏 t相拍個。（*跟阿陳，阿明是昨天 t打架的）
 c. 共阿陳，阿明會規日 t相拍個。（跟阿陳，阿明會整天 t打架的）

從例（7）我們可以看到狀語小句無法從“個 3”以及“個焦點”形成的結構提取，

但可以從句末“個”構成的結構中提取。也就是說，前兩種“個”構成的結構都是孤

島，而句末“個”組合而成的結構不是，足見它們並非同一個成分。

接著，“A是 B個”既可能是判斷句，也可能是分裂焦點結構或者由句末“個”
構成的“個”句。檳城閩南語的判斷句“A是 B”句末可以加上“來”，如（8）。

(8) 阿明是先生來。（阿明是老師。）

如果 [A是 B個 ]末尾的“個”屬於“個 3”，即 [B個 3]是擔任表語的名詞性結構，
則可以加上“來”。如果該“個”屬於“個焦點”或句末“個”，形成的結構並非判斷

句，不能加上“來”。

(9) 阿明是（彼個）愛泅水個（人）來。（阿明是那個想游泳的（人））
(10) 阿明是昨日拍阿陳個（*來）。（阿明是昨天打阿陳的。）
(11) 阿明是食了個（*來）。（阿明是吃了的。）

同時，在構成正反問句的時候，判斷句中進行 A-not-A或 VP-Neg操作的謂詞是
“是”，如（12）；而在句末“個”構成的句子中，進行該操作的謂詞不是“是”而
是結構中位置最高的其他（助）動詞，如例（13c）（13d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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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) 阿明是拍鐵個。（阿明是打鐵的。）
 a. 阿明是毋是拍鐵個（人）？（阿明是不是打鐵的（人）？）
 b. 阿明是拍鐵個（人）無？（阿明是打鐵的（人）不是？）
(13) 阿明（是）會曉泅水個。（阿明（是）會游泳的。）
 a. *阿明是毋是會曉泅水個？（*阿明是不是會游泳的？）
 b. *阿明是會曉泅水個無？
 c. 阿明是會曉袂曉泅水個？（阿明（是）會不會游泳的？）
 d. 阿明是會曉泅水袂個？（阿明（是）會游泳不會的？）

焦點結構和句末“個”句語義上也有所不同。分裂焦點句“是 XP VP個”中，一般
有 VP的存在預設（Paul & Whitman 2008），而焦點成分 XP也有窮盡性。比如例（14）
中有存在預設（14a）。按照 Büring和 Križ（2013），窮盡性預設也如（14b），這個
預設難以取消，如（14b'）。

(14) 阿明是 [昨昏 F]拍囡仔個。（阿明是昨天打孩子的。）
 a. »阿明某時打了孩子。
 b. »如果阿明昨天打了孩子，那麼他沒有在其他時候打孩子。
 b'. #  阿明是 [昨昏 F]拍囡仔個。伊今日嘛有拍囡仔。（#阿明是昨天打孩子的。

他今天也打了孩子。）

句末“個”構成的句子並不體現這些語義，（15b'）是語義上恰當的。

(15) 阿明（*是）昨昏（是）拍囡仔了個。（阿明（*是）昨天（是）打了孩子的。）
 a. *»阿明某時打了孩子。
 b. *»如果阿明昨天打了孩子，那麼他沒有在其他時候打孩子。
 b'.  阿明（*是）昨昏（是）拍囡仔了個。伊今日嘛有拍囡仔。（阿明（*是）

昨天（是）打了孩子的。阿明今天也有打孩子。）

綜上，從組成的結構是否產生孤島、與其他句末成分的共現、構成正反問句的方

式、以及語義等角度，我們可以區分出三種“個”。

表 1  三種“個”的區別

搭配“是”所構成的結構“是 XP個”：
～來 [[XP]個 ]形成孤島 構成正反問的方式 存在預設 窮盡性預設

個 3 + + 是 -Neg-是 [XP個 ]
是 [XP個 ]無 視語篇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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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焦點 - + 是 Neg是……個
是……個 Neg + +

句末“個” - - [V-Neg-VP]個
[VP-Neg]個 - -

3. 句末“個”的句法層級

接著，我們透過與 TP及以上句法層級的成分，嘗試將句末“個”定位至閩南語
的句法層級中。

3.1. 句末“個”高於 TP

我們認為，句末“個”高於屈折投射 TP。句末“個”的轄域必須在時制上飽和，
如例（16）在沒有“了 2”時不合語法，這是因為“個”搭配的 VP時制不飽和，而加
了“了 2”或者有其他時制成分時則可以說，如例（17）。可見句末“個”在 T0之上。

(16) *阿明 [%共飯食去 ]個。
(17) a. 阿明共飯食去了（個）。（阿明把飯吃掉了的。）
 b. 阿明有食過飯個。
 c. 阿明會曉泅水個。

句末“個”轄域涵蓋主語位置的全稱量詞，如例（18）能回答的在言問題是佔廣
域的（18a）而不是（18b）。因此，句末“個”應高於 TP指定語。

(18) 到了人都有來個。所有人都來了的

 a. [到了人 pun53有來 ]個 =並非有人沒來。【是不是所有人都來了？】
 b. *到了人 pun53[有來個 ] =*並非所有人沒來。【所有人都是不是來了？】

另外，“個”句內嵌於賓語時，只能內嵌於 CP。比如（19）中，主要謂詞“知”
選擇的賓語是 CP，“個”句可以內嵌其中；而（20）中“逼”選擇的賓語至多到 IP，
“個”不能合法內嵌（Huang 2022），“個”只能取廣域解讀。這也展示了“個”高
於 TP的情況。

(19) a. 我知 [CP伊有來 ]個——並非不知道。
 b. 我知 [CP伊有來個 ]——並非知道他沒來。
(20) a. 我有逼 [TP伊去 ]個——並非沒逼他去。
 b. *我有逼 [TP伊去個 ]——並非逼他不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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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 句末“個”相對於其他句末成分

檳城閩南語比起其他閩南語具有較多的句末成分。我們可以按照製圖理論的思路，

對這些成分相對於“個”的位置進行排列，以對“個”進行定位。

事件類句末成分

上面已經提到，檳城閩南語判斷句中可以加“來”，而句末“個”可以尾隨其後。

同時，“來”與“個”之間還能插入其他句末助詞，因此我們將“來”與“個”分析

為獨立的兩個成分。例子如（21）。“個”的句法位置比“來”高。

(21) 阿明是先生來（故）個。（阿明（還）是老師）

時間類句末成分

“個”也能出現在各時體類句末助詞之後。檳城閩南語的時間類句末助詞除了對

應“了 2”的成分，還有表示延續的“故”。我們發現，“個”出現在它們之後。

(22) a. 阿明看戲了個。
 b. 阿明佇食故個。

構成正反問中 VP-Neg形式的否定成分包括“無”“未”“袂”“莫”（林碧玉  
2019）。它們的性質有兩種可能性：其一，正反問中的否定成分與否定句中的謂前否
定成分屬於同一個成分，VP-Neg分析為聯合結構，後項謂語省略，即 [[VP]（-Conj-）
[Neg VP]]（鄧思穎  2016）；其二，否定句中的謂前否定詞與正反問中的謂後否定詞
不同，後者屬於句末助詞，如粵語的“未”（鄧思穎  2015；Tang  2022）。我們認為，
檳城閩南語 VP-Neg的否定成分屬於句末助詞。我們展示兩個原因。

謂前否定詞與謂後否定詞所選擇的謂語未必對應，如例（23）中，謂語“是”的否
定形式是“毋是不是”而不是“無（是）”，但構造正反問時，採用的否定詞是“無”。

由於謂前“無”與謂詞“是”不能搭配，正反問的底層不應該是（24'）。

(23) a. 阿明毋是學生。
 b. *阿明無是學生。
(24) 阿明是學生無？
(24') *阿明是學生 [無是學生 ]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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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能與謂前否定詞共現的副詞“故”以及句末“故”，反而不能與謂後

否定成分共現。如果正反問的底層的確是聯合結構，那麼似乎沒有“故”不能出現的

理由。而如果正反問的句末否定詞是句末助詞，（26）之不合語法便說得通。具體地
說，謂語後“故”與句末否定詞屬於同一層次，因此不能共現；謂語前“故”轄域低

於句末否定詞，共現時語義會發生衝突。（26a）也顯示作為副詞的謂前“故”不能修
飾句末否定詞。這些例子都體現出謂前謂後否定詞並非屬於同一性質，以及閩南語正

反問句的底層並非聯合結構。

(25) a. 彼碗飯，阿明故未 /無食去。（那碗飯，阿明還沒吃掉。）
 b. 彼碗飯，阿明未 /無食去故。（那碗飯，阿明沒吃掉還。）
(26) a. *彼碗飯，阿明食去故未 /無？
 b. *彼碗飯，阿明故食去未 /無？
 c. *彼碗飯，阿明食去未 /無故？

由於正反問 VP-Neg的否定成分語義上仍與時體相關，依據鄧思穎（2015）體系，
我們將它們歸為時間類句末助詞。在與句末“個”搭配時，這些否定成分與“故”等

時間助詞一樣處於內層。

(27) a. [阿明來了未 ]個？（阿明來了沒有的？）
 b. [阿明愛去無 ]個？（阿明要不要去的？）
 c. [阿明會使出去袂 ]個？（阿明要不要去的？）

焦點敏感成分和情態類句末成分

檳城閩南語句末有兩個焦點敏感成分，分別為“pun ([pun53])”和“爾”。根據
Hing（2023），“pun”是借自馬來語的詞，既能出現於謂語前，也能出現在謂語後，
表示包括增量、量級增量、讓步、及強調的語義。本節只討論謂語後的情況。

先後排列方面，“pun”和“爾”相對於時間類句末成分以及判斷句的“來”都佔
廣域，比如（28）–（29）。

(28) 阿明是先生來 pun。（阿明也是老師。）
(29) 阿明一人佇食故爾。（只有阿明一個人還在吃飯。）

不過，它們又都能出現在句末“個”的前後兩個位置，如（30）–（31）。這是因
為，這兩個成分各有兩種不同的功能，而且正好佔據“個”的直接前後位置，以下將

分別展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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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0) a. 阿明無學過 pun個。
 b. 阿明無學過個 pun。
(31) a. 阿明無學過爾個。
 b. 阿明無學過個爾。

我們認為，閩南語有兩種句末“pun”，其中一種相當於普通話的增量“也”，如
例（32）。“pun”向左關聯一個窄焦點 x，並且預設焦點選項集中至少有一個 x以外
的成分，x'，具有 VP的性質。

(32) a. [阿明 ]F愛來 pun。（阿明也要來。）
 b. 阿明 [昨日 ]F無來 pun。（阿明昨天也沒有來。）

另外一種“pun”帶有評價性，相當於普通話表示不協調的“又”或“甚至”，例
子如（33）。此處一般只有寬焦點解讀，表示出說話人認為聽話人早就應該知道 VP，
但卻似乎不知道 VP的態度。比如說，例（33）的語境可能是聽話人打算送阿明香煙，
而說話人不僅知道阿明不抽煙，也以為聽話人早就知道這一點，因此以（33）句來告
知“阿明不抽煙”的事實，以及隱含聽話人的送煙行為違反聽話人早該知道的事實的

評價。

(33) a. 阿明無來 pun。（阿明又沒來（你怎麼喊他他都不會回應你））
 b. 阿明無食煙 pun。（阿明又不抽煙（你幹嘛送他煙？））

與普通話的“而已 /罷了”相似，檳城閩南語也有兩種句末“爾”，分別用於限
定範圍以及展示委婉語氣。前者如（34），“爾”向左關聯一個窄焦點 x，將定義域
中符合 VP性質的成員限定為 x，而排除其他焦點選項集的成分。

(34) a. [阿明（一人）]F無學過爾。（只有阿明一個人沒有學過而已。）

 b. 阿明 [昨日 ]F拍阿王爾。（阿明只有昨天打了阿王（今天沒打）。）

另一種“爾”帶有評價性，語義上接近於普通話的“罷了：表示如此而已……把

事情往小裡說”（呂叔湘主編  1980: 56）或者“只是”的連詞用法，即表示“輕微的
轉折⋯⋯語氣委婉”（呂叔湘主編  1980: 679–680）。“爾”不關聯窄焦點，也不將適
用某個性質的成員限定為僅焦點成分，而是表示出在言命題並非很嚴重。例（35）中，
“爾”並不意味著只有阿明沒學過，或者阿明除了沒學過以外沒有其他的特點，而是

表示阿明沒學過只是件小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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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5) a.  阿明無學過爾，若無會比你較𠢕。（阿明只是沒學過而已（不然他會比你

厲害））

 b. 阿明是貧憚爾，若無早著出頭了。（阿明只是懶惰而已（不然早就出息了））

“pun”和“爾”可以各分出兩個句法層次有一定的形式依據。非評價性的“pun/
爾”沒有根句效應，而評價性的語義難以內嵌在賓語以外的位置。比如說，例（36）只
能取得增量解讀，不能取得“你早該知道”的解讀。同樣地，例（37）只能取得排他
解讀，而不能取得“只不過”解讀。

(36) 阿明無學過 pun個事，阿王毋知。
 a. 解讀：阿明也沒有學過的事，阿王不知道。
 b. *解讀：*阿明又沒學過（你為什麼要求他考滿分）的事，阿王不知道。
(37) 阿明（一人）無學過爾個事，阿王毋知。
 a. 解讀：只有阿明沒有學過的事，阿王不知道。
 b. *解讀：*阿明只不過是沒學過（不然他一定很擅長）的事，阿王不知道。

雖然句末“個”在“pun/爾”的前後位置都可以出現，但是解讀上有區別。具體
來說，當取非評價性解讀時，“個”出現在“pun/爾”之後；取評價性解讀時，“個”
出現在“pun/爾”之前。據此，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，非評價性“pun/爾”的句法位
置較低，“個”居中，而評價性“pun/爾”較高。例子與解讀重複如下。

(38) a. 阿明無學過 pun個。
 解讀 1：阿明也沒學過的。
 解讀 2：*阿明又沒學過。
 b. 阿明無學過個 pun。
 解讀 1：*阿明也沒學過的。
 解讀 2：阿明又沒學過。
(39) a. 阿明無學過爾個。
 解讀 1：只有阿明沒學過的。
 解讀 2：*阿明只不過是沒學過。
 b. 阿明無學過個爾。
 解讀 1：*只有阿明沒學過的。
 解讀 2：阿明只不過是沒學過。

這三個層次可以共現，如（40）。但是，同一層次的“pun/爾”不能共現，這不
僅僅是基於語義的因素，也是因為它們佔據同一句法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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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0) a.  阿明無學過 pun個爾（（你會贏也）只不過是因為阿明也沒學過（，得意
什麼？））

 b.  阿明（一人）無學過爾個 pun。（只有阿明一個人沒學過（，又不是大家
都沒學過，你為什麼要這麼生氣？））

另外，我們也發現分裂焦點結構的“個焦點”不能與低層次“pun增量 /爾排他”共現。

表示增量的“pun”難以與分裂焦點結構共現，可能是因為分裂焦點結構一般有存在預
設，屬於語義上的原因。但“爾”的情況卻有所不同：它們不僅語義上並沒有衝突，

而且實際上能替換“個”出現在（類）分裂焦點結構中，如（41）。這裡“爾”可以
關聯“昨日”，在言地表示窮盡性。可見，“爾”與“個焦點”的不共現並非語義問題。

語義上，范曉蕾（2024）指出普通話“的焦點”的語法作用是幫助凸顯句子的焦點成分。

我們認為，“爾排他”與“個焦點”屬於同一句法層次，都是焦點類成分。

(41) a.  阿明是 [昨日 ]F拍阿王個（*pun增量 /*爾排他）。（阿明（*也是 /*只是）
昨天打阿明的。）

 b. 阿明是 [昨日 ]F拍阿王
?pun/爾。（阿明 ?也是 /只是昨天打阿明。）

其他程度類和感情類句末成分

在與疑問類句末成分搭配時，“個”都居前，如例（42）–（43）所示。“個”較
少與祈使類句末成分搭配。與感情類句末成分以及附加問句搭配時，“個”也都居前，

如例（44）。

(42) a. 汝愛來個啊？（他想來的嗎？）
 b. 汝愛來個咩？（他想來的嗎？）
 c.  汝 mana會使按呢款個咧？（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的呢？）（例子出自林碧

玉  2019: 16）
(43) a. *汝愛來啊個？
 b. *汝愛來咩個？
(44) a. 伊真仔𠢕個啊。（他可是很聰明的。）

 b. *伊真仔𠢕啊個。

4. 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與句末成分系統

鄧思穎（2015）對粵語的句末助詞分成了五類：事件、時間、焦點、程度、感情，
程度類又包含情態、疑問、祈使。焦點類、程度類、感情類可合併稱為語氣類。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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嘗試將句末“個”、上文已提過的成分再結合林碧玉（2019）所分析的成分納入鄧思
穎（2015）的體系中，排列暫如表 2。

根句效應方面，程度類及感情類句末成分都體現了根句效應，而句末“個”、焦

點類及以下都能較自由地內嵌，如（45）。這與粵語和普通話的句末助詞有所不同。
具體來說，粵語和普通話焦點類及以上助詞就已經高於句類投射核心 C0，屬於根句層

次（鄧思穎  2010, 2015）。

(45) a. [阿明有來 pun/爾 ]個事，阿陳毋知。
 b. [[阿明來了未 ]個 ]個事，阿陳毋知。

表 2  檳城閩南語的句末成分系統（暫定）

語氣類

事件類 時間類 焦點類？ ? 程度類 感情類

情態類 疑問類

來
了 2、無、
未、袂、
莫、故

pun、爾、
個焦點

個 pun、爾 咧、啊、
咩、唅、嗬

啊、啦、
嘛、咯

小句 根句

鄧思穎（2015）依據粵語的情況提出了同類助詞不能共現的原則。我們可以注意
到，檳城閩南語“個”可以出現在焦點類和程度類成分之間，即既不屬於焦點類語氣

詞，也不屬於程度類語氣詞，現有的句末助詞體系難以容納句末“個”。

普通話表確認的句末“的”位置高於時間類“了 /來著”、低於焦點類“呢”（鄧
思穎  2010），“呢”“的”可以共現，如例（46）。同時“的確認”也展示出了根句

效應。這顯示普通話“的確認”面臨相同的問題。

(46) 他們兩個挺合適的呢。

為了排除這些矛盾，我們可以考慮幾種方案。首先，我們可以參照粵語（鄧思

穎  2011, 2015）的情況，認為陳述句末“嘅”與定語標記“嘅”屬於同一種成分，
看作後綴；用於疑問句中問原因的“嘅”、以及和“啦”合音產生的“㗎”屬於程

度類助詞。

但是，這未必適用於檳城閩南語。我們已經在第二節中分析過定語標記“個”與

句末“故”及它們所構成的結構有較多不同，不宜看作同一成分，否則我們仍得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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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成分在類似條件如何構造不同的結構的問題。此外，如果將其看作後綴，我們也

得進而考慮“個”構成之結構的語法單位的問題，即或者將如“阿明愛來”結構認為

是詞，或者認為附加詞綴沒有構成詞的例子。無論如何，我們認為代價相對較大。

再者，我們可能可以認為“個”是標句詞。由於普通話與檳城閩南語的“個”正

好都佔據小句與根句層之間，這似乎是可行的。不過，就檳城閩南語來說，句末“個”

除了可以搭配陳述小句，也可以搭配疑問小句，將前者看作標句詞違反了 Cheng
（1991）提出的Clausal-Typing Hypothesis的精神。又有鑑於帶賓語小句的動詞後“講”
可以與“個”在同一小句內共現，如果將前者看作標句詞（Chappell 2008, 2015），則
“個”不能是標句詞。普通話“的”僅搭配陳述小句（范曉蕾  2024），而“說”未語
法化為標句詞（Chappell 2015），將“的”當作標句詞是可能的。

(47) a. 伊明載愛來無個？（你明天要不要來的？）
 b. 伊去過佗落個？（他去過哪裡的？）
(48) 阿明感覺 [CP講阿陳愛來個 ]。（阿明覺得說阿明想來的。）

Pan（2019）關於普通話左緣結構的體系中，在 Sentential Aspect投射之上設了一
個 Only投射以容納句子範圍的排他成分“而已 /罷了”，而焦點“呢”更在之上，由
AttP1容納，兩者可以共現，如例（49）。潘俊楠、徐澤韜（2022）則設了 AssertionP
以容納“的確認”。

(49) 你真的就只有這種程度而已呢。

我們可以採取類似的思路對原有的體系進行調整，一方面沿用 Pan（2019）的提
法將普通話“而已 /罷了”納入句末成分的體系，一方面給檳城閩南語和普通話的句
末“個”找到一個恰當的句法層級。我們延續鄧思穎（2010）的觀點，認為普通話
“呢”屬於焦點類語氣詞，位於根句層次，程度語氣詞之下；而“而已 /罷了”則位
於 OnlyP，仍屬於小句層次，低於 C0，因此可以內嵌，如例（50）。

(50) 我擁有了一部僅僅不能打電話而已的安卓手機了。

第 3.2節中所提到的檳城閩南語焦點敏感的成分，即“pun”和“爾”，並不屬於
語氣詞，而都屬於 OnlyP。Pan（2019）和 Erlewine（2010）的分析中，普通話“而已
/罷了”高於 TP，轄域應該大於否定；但 Erlewine（2010）指出，“是”能標記焦點
敏感算子的語義轄域。我們注意到，檳城閩南語的“pun”和“爾”也有相同的表現，
如例（51）–（52）。在沒有“是”的例子中，“pun/爾”轄域高於否定，而帶“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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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例子中則相反。我們認為，同屬焦點敏感的算子，兩個成分都屬於Only投射。當然，
由於普通話句末只有排他而無增量算子，標為 OnlyP很自然；對於檳城閩南語來說，
由於還涉及增量成分，其標籤還可以作出適當的調整。本文仍暫稱之為 OnlyP。

(51) a. 阿明毋啉 [茶 ]F爾。（阿明只不喝茶（其他的可以喝）。） 爾 > Neg
 b. 阿明毋是啉茶爾。（阿明不只喝茶（他還喝咖啡）。） Neg >爾
(52) a. 阿明毋啉 [茶 ]F pun。（（除了咖啡）阿明也不喝茶。） 爾 > Neg
 b. 阿明毋是啉茶 pun。（阿明不是也喝茶（而是也喝咖啡）。） Neg > 爾

延續潘俊楠、徐澤韜（2022）的提法，普通話和檳城閩南語的句末“個”則都處
於 AssertionP之中，高於 OnlyP，區別在於前者的 AssertionP位置投射高於 C0；後者

低於 C0。排列調整如表 3，篇幅關係暫略事件類助詞以及祈使類助詞。

表 3  檳城閩南語和普通話的句末成分系統

語言
變體

語氣類

時間類 OnlyP AssertP 焦點 程度類 感情類

情態類 疑問類

檳城
閩南語

了 2、無、未、
袂、莫、故

pun、爾、
個焦點

個 - pun、爾 咧、啊、咩、
唅、嗬

啊、啦、
嘛、咯

小句 根句

普通話
了 2、來著

而已 /
罷了、的焦點

的 呢 吧 嗎、嚜 啊、哎、嘔

小句 根句

雖然普通話“的確認”（范曉蕾  2024）與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同屬一個句法層
級，語義與形式上的共性也相當多，包括時體限制比“個 /的焦點”句寬鬆、其使用可

選、不能預設轄域內命題的真等，但是也有一定的差異。除了所屬層級相對於標句層

次高低不同以外，檳城閩南語“個”還可以用於疑問句。作為對比，范曉蕾（2024）
指出，普通話“的確認”不能用於疑問句，這是“的確認”編碼了斷言性的確認語氣的一

項證據。如此看來，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語義也未必是確認或斷言，其具體語義還

待進一步的語義分析。

(53) 普通話“的確認”不用於疑問句

 a. 主任明天是會來單位參加會議（*的）嗎？（范曉蕾  2024: 3）
 b. 他去過哪兒（*的）呢？（范曉蕾  2024: 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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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4) 檳城閩南語句末“個”可用於疑問句
 a. 伊明載愛來無個？（他明天想不想來的？）
 b. 伊去過佗落個（咧）？（他去過哪裡的（呢）？）

5. 結語

我們首先按照句法和語義的標準，區分出了“個 3”“個焦點”以及句末“個”，

接著再與 TP層次以及檳城閩南語的句末助詞進行組配，以確定其句法層次。“個”
介於 TP與 CP之間，屬於小句層次的成分。同時，它高於小句焦點敏感成分、低於
程度類語氣詞，而鄧思穎（2015）適用於粵語的助詞體系難以安置檳城閩南語的句末
“個”。此外，普通話的小句焦點敏感成分“而已 /罷了”也不適合成為該體系中焦
點類助詞的成員。我們參照 Pan（2019）所提出的 OnlyP和 AssertionP，認為在時間類
層次以及語氣層次之間，依次存在該兩個投射，而檳城閩南語和普通話的焦點敏感算

子以及句末“個 /的”處於它們的核心位置。不過，檳城閩南語的句末“個”與普通
話“的確認”還有差異，尤其前者能用於疑問句，不宜認為其功能與普通話“的確認”一

樣是斷言性確認。此外，檳城閩南語的 AssertionP在小句層次，而普通話的則在根句，
它們本質上是否相同，或實際上是兩個獨立的投射，還有待進一步考察。本文亦未對

檳城閩南語“個”的語義，以及“個”與可共現的“是”的關係進行深入討論，這也

仍待未來進一步挖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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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Preliminary Study of Sentence-final [e13] in Penang Hokkien

Miao Xiang Lim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Abstract

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corresponding particle of de in Penang Hokkien, a Southern Min variety 
used in Malaysia, which is [e13]. We first distinguish three usages of the sentence-final particle [e13] 
in Penang Hokkien: as a modifier marker, used in clefts, and in sentence-final position. We then 
examine the syntactic level of the sentence-final [e13] in Penang Hokkien while also discussing the 
system of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 in Mandarin. We find that the sentence-final [e13] is within the 
CP layer, specifically in AssertionP. This projection is higher than OnlyP, but lower than Degree 
SFPs, including focus particles. Despite being in the same projection, Mandarin’s sentence-final  
de and Penang Hokkien’s sentence-final [e13] differ both grammatically and semantically. The 
article also demonstrates the periphery structure of Penang Hokkien through the order and co-
occurrence of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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